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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核酸异常”的电话通知，张默（化名）绷着心反而放松了。此前，和他在同一个宿舍隔
离的三位工友都先后检测出核酸阳性，他是最后一个。

6天前，47岁的建筑工人张默，从世博足迹馆方舱医院收工离场，那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建设
者。

4月1日到6日，每天6点半到晚上12点，赶工建造，几乎是张默在外打工这些年“最累的一
次”，给一个坐的地方，他很快就能睡着。

完工那天，他们把多余的材料清理走，打扫好卫生，看着乱糟糟的工地变得像样了，张默
感觉“自己也能有贡献”。

4月12日，张默和工友们被从隔离点转运到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到了方舱，他才跟妻子
说实话，“反正感染也感染了，那是没办法的，”张默安慰妻子，来了这里，心情好像好一点
了，隔离的时候有心理负担，真正感染了，心也就放下来了。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7747230&from=kua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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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内部。

在方舱，他们7个工友在同一个区域，每天刷刷抖音，看看疫情情况，“伙食还可以，两荤
两素”，医生也没有发药，就让他们多休息，调养自己。

4月20日，张默发来信息，说已经离开方舱，回到了原来的工地隔离。“打工总是辛苦的，
干一天有一天”，他此前对记者说。

【以下是张默的口述】

方舱赶工，5天5夜

我47岁了，一直干建筑工作。之前在老家安徽，贴砖砌墙粉刷，前两三年出来打工，去过
浙江，今年朋友介绍来到上海二建。2月份过来，就一直在长宁区工地做泥工、瓦工活，搞
内部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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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号晚上，我们被通知去建设方舱医院，说是干3到4天，那就随便带点东西算了，我
带了被条和生活用品，装了个背包，很多东西都丢在原来工地上没拿。

第二天中午，集合准备出发。除了我们泥瓦工，我也看到有木工、水电工、油漆工，我们
是一个班组的，大概有二十多个人，穿着二建发的橘色马甲，戴着安全帽，上了一辆大
巴。大家年龄都差不多，四五十岁，年轻人很少。

下午一两点钟，到了黄浦区世博（城市）足迹馆，要建的方舱医院就在这里。下了车，我
看到有好几百号人，有和我们穿着差不多橘色工作服的，也有不穿的，后面陆陆续续有大
巴载着工人过来。

世博足迹馆有三层，总共应该能提供两三千个床位。还没开工的时候，这里都是空的，像
个大仓库，（建设所需要的）板子有的已经运进去了。一下车，我们先把自己行李整理放
好，一块过去的工友在同一个片区。我们在第三层楼干活，施工材料陆陆续续有工人搬上
去。

大概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就开始干活了，要用的工具是电钻、电锤那些。方舱里面有一小
间一小间隔起来的，我们的分工（就）是组装那些隔板，用钉子固定好，板给它兜起来。
我是装隔板的，有另外一帮人装床板，我们同时进行。水电、机电这又是另外（工人们）
的工作了。

第一天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床位，但现场有板子，我们就打地铺，搞一块木板，被条一铺
睡在一起。3号的时候我们弄好床位，能睡在床位上。

工作内容每天差不多，早上几乎是6点起床，6:30工作，中午休息半个小时，接着工作到晚
上12点。

平时我们在普通工地工作，差不多是早上6:30-11:30，下午12:30-17:30，晚上几乎不干
活，也不熬夜。但在方舱里，上面开着大灯，我们不分昼夜地干活。那几天天天做到12
点，困的时候稍微坐在那里眯一会，再继续，毕竟那些时间内要完工的。

这是我在外打工这些年来最累的一次了吧，要赶时间嘛。在那工作有时候出汗，会觉得手
酸脚也酸。

建设期间，饭可以管饱的：早饭有鸡蛋面包牛奶这类，中饭一餐能有两荤两素。每一层是
有洗手间的——（但是我）没洗过澡，随便搞点水擦擦就行了，通知我们去的时候就说三
四天，一般人都没有带换的衣服去，工作的时候穿什么衣服，睡觉的时候也穿什么。

干到后来，最后两天说要抓紧，要交货完工。我们就6号凌晨，加班给他弄齐了。

那天做完，要把里面的垃圾都收掉，比如木头、多的钉子全部要清理掉，打扫卫生到2点。
那时候感觉给一个坐的地方，很快就能睡着。同时又感觉终于能完工了，终于结束了，再
不要熬这个夜了。

方舱运材料，拿工作餐进去的都是人，我们都做了核酸阴性才可以进去，但（其实）还是
没有办法确保（不被感染）。我戴的就是工地上发的最普通的口罩，人太多了，有时候根
本注意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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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灯一直在头顶照着，刚开始（我们到的时候）里面乱糟糟的，建好、卫生搞好以后看到
还蛮好的，感觉自己也能有贡献：床头柜都有了，有的台灯这类（设施）当时还没备齐。
每个楼层有一套医护站，也有移动厕所。我们交付后有人接管，之后病人再去入住方舱。

最后一天交付，下午人要全部撤出。前一天做了核酸，要十个小时能出结果，出来阴性才
能撤走。

我们当天等大巴等了几个小时。（原本）以为建好后能回（原来）做事的（长宁区）工地
了，哪知道还要隔离。

大巴上说去工地生活区隔离，我们二建一起干活的，一个地方安不下，分了两批，有的去
杨浦区，有的去浦东新区。我们去浦东新区生活区的，总共去了三辆车，有七八十人，这
批人去的时候没检测出有阳性。

路上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因为）那天才知道（同一个方舱里）有人阳性了，人家都人
心惶惶的，生怕给传染了。大巴上没有人多说话，有点沉默了。

在隔离点，第三次测核酸“阳了”

（6号）晚上，我们到了浦东新区的隔离地。

那里是二建公司的生活区，没有施工。宿舍地上（扔着）纸巾或者包装，到处都是垃圾，
还没清理完。去的时候没有喝的水，我们接了自来水再烧。

我们七八十个人住了2个活动板房，每个两层，两个活动板房在一起就一个公共厕所。我们
一直到现在也没洗过澡，我身上这套衣服是1号开始穿的，穿到今天18号了，没办法。

在隔离地，一顿有一个蔬菜一个荤菜，米饭够，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不讲究吃了多少好，
（我）心里就想能隔离好，回到原来的工地上去。

抗原每天都做，隔一天做个核酸。抗原测试的东西由施工包头、施工带班的发了给我们，
每个人做好发到群里，要往上报的。

（7号）那天出现好几例（阳性），当时我们就傻眼了。出来两条杠的（工人），有复查，
过了两三天给带走了。这个事我们工友之间也没什么讨论的，扛嘛，反正又出不去。

我在那做过三次核酸，每天都有阳性出现。

我们一个宿舍十几平方米，里面住4个人，一个床一个床这样，在宿舍里也戴口罩。我在宿
舍住了一晚，第二天查出来3个阳性，那天我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了，和还阴性的人住在一
块。

晚上我语音告诉妻子，说我跟三个阳性室友住了一晚，我们都是在一起干活的工友，我可
能（感染风险很大）。当时她就担心了，意思叫我当心一点注意一点，也没办法。搬到一
个新宿舍，我们都是心事重重的。

8号做抗原，我看着肯定有点着急了，那天做出来还是一条杠，心里也舒服了一点，这样的
感觉持续到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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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做了一个核酸，到11号我也不知道是哪边打电话通知我，一个女声说“你核酸异常”，
我讲有异常，知道。心里反正就那样了，没办法了吧。之前每一天都很紧张的。

她说你核酸异常，明天有人来带你走就行了。12号，我们带班的人打电话叫我们过去，先
到底下集中，班组一共去了7个人，集中点离工地生活区有点远，搞车子把我们带过去的，
再分配到方舱，大家分配到的应该是不同的方舱。

集中点有好几百号人，哪来的人都有，我看到有一家子的，六七岁七八岁的小孩都有，小
孩的爸妈脸上有点焦虑，小孩子不知道反正也没什么大症状，还不是玩他们的。

在浦东隔离的时候，自己被子还在，现在都扔掉了。（途中）要转运，被条不方便拿，那
时候人又多。

到了方舱，“好像心情好一点了”

4月12号，我们7个人被分配到了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我在一号馆一层这儿。现场的环境还可以，搞得挺干净的。反正进来人也看透了，心情要
放好一点，闷闷不乐对自己不利。

只要有人进来方舱，都安排床位的，你自己可以选，比方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认识的，跟
别人换一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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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内的床位。

我到了这儿以后再和家人说的，我被感染了进了方舱。我妻子着急嘛，说不应该让我出
来。我就安慰她着急也没用，反正感染也感染了，那是没办法的。

我感觉方舱医院这边的住宿条件还可以的。有一个床，有充电的地方，还有一个床头柜，
有小台灯，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垃圾桶。生活用品都是发的，打点热水，洗也有地方洗，但
我们也没有（换的）衣服也不洗了。方舱医院里面地方大，空气还好，这里面不允许吸烟
的。条件比浦东的隔离点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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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内的洗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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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方舱好像心情好一点了。隔离的时候生怕传染，心里有点负担，真正传染上来了，
也就心就放下来了。

这有学生、工作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大家情绪还好。我们7个工友在同一块区域里，
各自看各自的手机，刷刷抖音，几乎每天看看上海疫情情况，增加多少。看手机外也不做
啥事，要么起来走走路散散步。

做核酸的频次是一天一次，时间不固定，有时候中午有时候晚上，抗原不做了。医生不说
什么，没有给我们药吃，就叫我们多注意休息就行了。你要是想吃药的话，去医生那领一
下，你去了，医生（也会）建议你还是不要吃药。我应该是无症状的吧，好像自己没有什
么感觉，不发热，偶尔有时候咳嗽一下。

到了方舱CT检查这种我没做过。感觉是有一个大的地方给我们作为隔离点，意思就是不要
到社会上到处跑，让我们调养自己。伙食可以的，有两荤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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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做核酸检测要两次阴性以上可以出院。前一天测出来的核酸（结果），手机上
查不到，医生也不告诉你，要到出院的时候他打招呼，你明天出院了。有的人待个十几
天，有的人待三五天就可以出去了。

感染者可以报名当志愿者的，（就）穿着平常的衣服，（志愿者工作）分片区，如果你在
这个区域做了志愿者，就管这个区域，主要是帮助人家送送饭，在来人的时候帮人家拿拿
被条，拿拿生活用品。走一批人，被条全部要换，患者出院之后，穿大白的人会过来消毒
的。

方舱内，垃圾车在清运。

我在（方舱）这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样的，我也不出去转，没有跟太多人接触过。每天
都要来新人。

去年（我）在浙江（打工）没有（遇到）疫情。（今年）2月份过来上海，觉得是大城市，
工资会高一点，一直在长宁区工地（工作），现在遇到疫情工作困难一些。我们没有说建
设方舱的工资和隔离期间的补助，出去以后等事情安顿好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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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年纪在工地上找工作不困难，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不可能干这种活的，都是四五十岁
的人在做嘛。我一个月干个20天左右，工资能保障基本的生活所需，供孩子读书这样。
（像）我们这种有单位的建筑工人，几乎每天都能有活干。我也有不在上海的朋友，打零
工的，反正打工都辛苦，做一天有一天。

我妻子现在在老家，我有时候和她聊，问一点家里的情况。毕竟外出打工，跟她见得非常
少，去浙江的时候一年（也就）回去个四五趟。我儿子刚毕业在上海上班，现在在公司里
隔离着，我和他几乎每天都要问个好，有时候聊他工作上的事情，叫他刚开始出来要安心
一点。

眼下（18号）我就是等待核酸阴性，医生通知我出去吧。后面还是转移到工地，到工地还
要被隔离，我们老板说的，阴性后能回我们长宁做事的工地，我的东西、衣服都在那。我
妻子、儿子最近也安慰我，开心点了，不要闷闷不乐，多喝点水，遇到这个事情要想开一
点。

我想开了，就这回事。

（应受访者要求，张默为化名）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